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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后台没有靠山的苗
青荣升城市规划局局长 ，不
仅实权在握，连市长都“惧”
他三分。

何以市长“惧”他？ 这里
有个先例。 前任市长想将一
块规划为学校的用地修改为
房地产用地， 已有几家地产
商盯着那块地， 那是寸土寸
金的地方， 可为财政增加一
笔巨额收入。 无奈规划局局
长脑筋死不转弯，市长“软硬
兼施”，仍不同意修改规划设
计。

可见这规划局局长， 官不
大，权不小。

母亲从没想过儿子可以
当上这么大的官。 在乡下，做
个村长都威风八面， 这局长
可比村长高好几个台阶啊。

妈，您忘了，您曾经说过，
您是我的靠山。

那是你小时候， 妈妈可以
保护你。如今妈妈老了，不中用
了。

不，您永远是我的靠山，是
我最大的后台。

这是苗青的心里话 ，他
最想感谢的是母亲。 如果没
有母亲的付出， 或者说没有
母亲的坚守， 就不可能有他
的今天。 苗青十岁父亲病逝，
家贫如洗，母亲还不到四十，
媒人隔三差五进门。 母亲说，
你们不用再来了， 我的靠山
倒了，我就是儿子的靠山，儿
子是我的一切， 我的一切都
是儿子的。 母亲的决绝，在十
里八乡都出了名， 再无人去
打扰他们母子。

苗青没有辜负母亲的期
望，从高中、大学、硕士一路高
歌猛进， 为自己开辟了一条辉
煌的道路， 也为母亲铺就了一
个幸福的晚年。

你终于当上大官了， 能否
满足妈的一个愿望？ 母亲问。

看您说的， 儿子的一切就
是您的一切。

好，我要做 70 大寿！ 你将
所有亲朋好友、 部下和打过交
道的老板都请来。

这……苗青没想到母亲会
提出这样的要求。 妈， 我刚上
任， 一开始就搞这样的大动作
恐怕不合适。

就是因为你刚上任， 妈才
要做寿。妈没求过你什么，难道
这个要求也不行？

唉， 妈妈怎么变得这样！
妈妈一向都是简朴低调，是非
分明的人，从不贪图他人一分

一厘。 苗青五年级那年暑假，
邻村有人种了一大片西瓜，小
伙伴们经常一起去偷摘， 有次
苗青也跟着去了， 后来被妈妈
发现。 妈妈并没有像其他妈妈
一样， 打骂孩子一通， 而是带
着苗青去邻村跟主人赔礼道
歉， 并要补偿西瓜款。 主人非
常随和， 说， 小孩子家， 嘴馋
了，难怪的，也不值多少钱，不
用赔。 妈妈坚持要赔，说，偷不
能有理由， 就算再小， 别人的
东西也不能偷。

这句话苗青永远记着。
难道真的人老就变糊涂

了？ 妈， 其他什么事我都答应
您，但大摆筵席做寿，原谅我不
能满足您的要求。好啊！如今你
当大官了，在妈妈面前摆谱了。
妈妈一反常态， 竟然当着苗青
的面抹起了眼泪。 苗青吓得手
足无措， 最后硬着头皮应承为
母亲做寿。

苗青将所有请帖都注明免
礼。

让苗青意想不到的是，所
有的免礼都变成了重礼 ，祝
寿声声 ， 红包闪闪 ， 少则几
千，多则几万。 母亲让酒楼服
务员一一记了下来， 统一收
好， 苗青站在一旁 ， 尴尬极
了，恨不得有条地缝 ，让他藏
起来。

寿宴开始， 主持人一番祝
词之后，请寿星致辞。但见老人
身穿一件大红上衣，容光焕发，
喜庆洋洋，昂首挺胸，缓缓走上
台。 老人清了清喉咙，稍后，一
段清亮但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从
麦克风传了出来：

各位亲戚朋友，各位老板，
今天， 我非常感谢大家来为我
祝寿，我知道，大家来不是因为
我这个老太婆， 是因为我的儿
子。我就苗苗一棵独苗，他是我
的命根子， 他的一切就是我的
一切，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求
求大家为了我这老婆子， 也为
了苗苗，不要害他。怎么才能不
害他呢？就是不要拉他下水，不
给他送钱送礼。这顿饭，是我用
自己的积蓄请大家的，饭后，每
个人的礼金自己到服务台拿回
去，这就是对我最好的祝寿。我
辛苦培养儿子，他做了官，我希
望他能为国家做点事情。 我今
年 70 岁， 我希望我 80 岁，90
岁， 甚至 100 岁大家还能为我
祝寿。

台下， 早已响起雷鸣般的
掌声。站在母亲旁边的苗青，泪
如雨下。

这是一个浪漫编织 、香
尘初扬的季节。

鹅城的老村里突然住进
来一位身穿旗袍的女人，女
人养了只狗，叫乐乐。

女人带着乐乐出门，穿
过青砖黛瓦的老巷， 浓郁的
历史味道在她裙摆里拂风而
过。屋檐下，渐欲弥墙的苍苔
与她娇花照水的模样形成了
一幕绝美的画面。 那一尘不
染的高跟鞋， 一丝不乱的发
髻， 还有在旗袍衩口处若隐
若现的修长玉腿， 无一不在
暗示着女人的与众不同。

乐乐，走啦。 女人的声音
透过那堵墙钻进了隔壁小北
的耳朵里， 柔柔的声音就像
一条毛毛虫爬进了他的心，
痒痒的。他竖起耳朵仔细听，
墙那边却安静了。

小北跟着也出了门。
女人站在村口的桃树

下， 一位中年男人边抽烟边
和她说着什么， 心不在焉的
她只是安静地折着花枝。

跟我回去吧， 这里不是
你的家。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
到哪里都是流浪。

我已经反省过了， 你别
不知足。

男人离去后， 女人抱着
乐乐， 手拿着含苞的桃枝返
回巷子。 高跟鞋上沾了几片
残落的花瓣。 从小北身边经
过， 那竖着的衣领把那段雪
白的脖子掩得刚刚好， 不过
分袒露也不过分隐藏。 小北
实在控制不住， 让自己猥琐
的目光顺着领口， 沿着那截
雪白的脖子往里又延伸了一
小段。 她白皙得就像是风中
的一朵梨花， 她留在空气中
的那缕甜馨的味道， 让他陶
醉了半天。

等她走远， 小北从地上
捡起她掉落的一枝桃花，经
过女人的门口时， 悄悄把花
枝插在了门搭上。

夜色中， 隔墙传来了唱
片声。 从如泣如诉的小提琴
声中， 小北仿佛看到坐在客
厅里的女人， 拿着花枝在夜
色里寂寞消融……急缓起伏
的琴声让小北久久难以入
睡。

巷子附近， 有一口被称
为雄水的老井一直沿用至
今。 村民说井水有“伯公”庇
佑，村里人都喝，女人也去打
水。她歪歪扭扭提了一桶水，
还没到院子就洒得只剩下半
桶，小北看到后，走上前把她
桶里的水倒了， 转回老井重
新打满直接提到她屋里。

屋里干净舒适。 厅里摆
放着茶台，旁边有张贵妃椅，
靠墙的桌上放着唱机， 隔着
珠帘能看到卧室里纯白的帐
幔。女人叫小北先坐，然后就
去烧水。等水开的时间，女人
问小北在这里住了多久？ 小
北说给老板打理了三四年果
园，一直住这儿。

娶媳妇没？
没钱咋娶。
这模样要是在城里，多

少姑娘倒贴着也要追的。
小北挠挠头憨憨地笑

了。水开了，女人泡了两杯茶
端过来。小北喝了一口，茶香
四溢。可是女人却吐了。怪不
得，你们喊这井水叫雄水，碱
度这么大， 泡出的茶都变了
味儿。

小北再喝一口，茶香在口
里弥漫着。 挺好喝啊，我觉得
比那白水香。 女人笑了，牛一
样，啥都好喝，这杯也给你。

一来二去， 小北成了女
人屋里的送水义工， 也成了

女人屋里的茶客。 天气热时，
女人会松开领口的琵琶扣，
小北顺着往里看， 隐约看到
些类似伤痕的印迹。

这天傍晚， 小北从果园
回来， 看到一个男人抱着一
包东西从女人屋里匆匆离
去。 小北有些担心，就提了桶
水送去。 进屋一看，乐乐口鼻
淌血， 躺在女人脚旁一动不
动， 女人头发散乱地伏在贵
妃椅上。 小北喊了喊女人，又
来到乐乐身旁， 乐乐已经没
了气息。

乐乐，死了！ 他冲着女人
喊道。

女人两行泪流了下来。
畜生！ 小北，过来。

小北走近女人， 发现女
人平时戴的首饰都不见了。

解开。小北帮她把旗袍解
开，他震惊了，女人雪白的肌
肤上到处是紫青的伤痕。 看看
我活的命，连狗都不如。 小北
心疼地给她重新扣好衣服。

他是个赌鬼， 他会榨干
我最后一滴血的， 躲都躲不
掉。

小北咬了咬唇说， 离开
他，我照顾你。 女人苦笑着摸
了下小北的脸， 他不会放过
我的，你这模样，留给好人家
吧！ 女人努力爬起来，抚摸着
乐乐，它是我收养的流浪狗，
跟我一样命苦。 她找到半支
香烟点上，倚着门说，帮我把
乐乐埋了吧，还有那唱机，也
帮我带到镇上修修吧。

小北回来后， 女人不见
了。

老村的季节又走过十个
轮回，小北也终于要结婚了。
新婚之夜，妻子说，那台老唱
机太旧了，该扔了。

小北舒了口气说， 扔了
吧。

希望小学门前是外来打
工的人揽活的地方。 什么油
工、木工、水暖、电工和力工，
还有计时工，男男女女，老老
少少，仨一堆俩一伙，闲着无
聊，有的躲在荫凉处打扑克，
围拢一圈看热闹的人， 有的
腻在一起聊天。

可是，唯独他与众不同。
他习惯一个人待在学校门
口，或站，或坐。 大多时候，他
是把脸对着学校的。 刚来这
里的时候， 他总是两只手扳
着刷了绿油漆的铁大门，把
脸贴紧了铁栏杆， 恨不能把
头钻进大门里边去。 惹得看
大门的老头跑过来驱赶他，
骂他有病。 每次他都朝老头
歉意地赔个笑脸。 后来他学
乖了， 渐渐地不再把脸贴紧
了铁大门， 而是有了一段距
离。 看门的老头站在门里，只
是瞅瞅他， 也不好再说他什
么———许是真的觉得他不正
常呢。

他来这个城市打工已经
快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的时
光里， 希望小学的门口就成
了他每天上下班的地方。

他是力工， 整天骑着一
辆破旧的自行车———车后架
上驮着一个黑不溜秋的帆布
兜子， 兜子里装着一把铁锤
和一把铁钎子， 在这个繁华
的都市里走街串巷地跑。 今
天张三家砸了一堵墙， 明天
李四家扒了卫生间， 后天王
二麻子家抠一个线沟……他
每一天都觉得很累。 但只要
身子立在学校门口， 他就一
下子卸掉了所有的疲惫，浑

身轻松起来。
温暖的阳光柔柔地洒在

脸上， 望着校园里像鸟儿一
样快乐的孩子们， 他咧开嘴
傻傻地笑着。

他从左边往右数着那些
孩子们———一个，两个，三个
……再从右边往左数着那些
孩子们———一个，两个，三个
……他根据孩子们个头大
小，给他们安排班级———一年
级的，二年级的……一直到六
年级。他把自己从一年级一直
安排到了六年级，每个班级里
都有他自己。 刚开始的时候，
他在这群孩子中间找自己，后
来，找着找着，他不再找了，他
清楚地看见自己变成了这群
孩子。

他忽然觉得很累， 他脸
朝着校园里， 一屁股坐在了
一棵杨树底下。 他想起了今
天刚发生的事。

他跟刘五给一户人家扒
卫生间的墙砖、 地砖和三个
卧室顶上抠的线沟。 他觉得
都不合规格，应该再深些，再
彻底些才行； 可是刘五愣是
不让，他说，房主不在，再说
了他也什么都不懂， 轻快一
会儿是一会儿。 你傻呀，挨那
累干啥？ 工钱一分不少你的。
他跟刘五急了眼， 做人不可
以这样不地道， 我不挣昧良
心的钱。 刘五甩袖子走人了。
他没走。 他把所有的活又重
新认认真真地干了一遍。 直
到自己满意了， 才拖着疲惫
的身子， 骑着那辆破旧的自
行车“吱嘎”“吱嘎”来到了学
校门口。 他把那户人家给他

的工钱， 拿出一半来分给了
刘五。 刘五也没客气，赌气似
的把钱装进了上衣口袋，然
后坐在一棵杨树下， 脊背依
着树干， 从怀里掏出一包紫
盒的云烟， 磕出一支衔在嘴
角，打火机点燃，吧嗒吧嗒独
自抽起来。

他不想跟刘五这种人生
气。 他觉得没意思。

他也学着刘五的样子从
怀 里 掏 出 一 包 烟———中 华
烟。 是前几天给一户人家干
活，那个大爷送给他的。 他说
他不抽烟的。 可是大爷硬是
塞进他衣兜里了。 要不是见
刘五掏出烟来， 他真的忘记
自己兜里还有一包好烟呢。

他拆了封， 从烟盒里抽
出一支， 先是把烟横着放在
鼻孔下面，闭上眼睛，很享受
地使劲往鼻孔里吸了几口
气，觉得蛮香的，强迫自己感
受了一会儿刘五的感受，然
后衔在嘴角， 干巴巴地裹了
两口，觉得没意思。 他把衔在
嘴角的那根烟塞回烟盒里，
又觉得不妥，忙抠了出来，扔
在马路牙子下边； 他还是觉
得不妥， 站起身猫腰伸手捡
了起来，攥在手心里，跑去路
对面， 扔进了一个绿皮玻璃
钢垃圾桶。

他轻盈地走回来。
这时候， 校园里下课的

铃声响了。 他又看见自己夹
在那群可爱的孩子中间，随
着他们欢蹦乱跳地从教室里
涌出来。 就像飞落在头顶树
枝上的鸟儿们， 叽叽喳喳叫
着，真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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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伟在外打工多年， 终于在父母的急盼中带回一
个女朋友。

家乡习俗，男女相识后要带女方回家看屋，然后再
确定恋爱关系。 看屋子大体可知男方家境，女方作出选
择。

女孩叫草，略胖，一头秀发，一双眼睛水灵灵，一看
便知将来肯定是持家和生养的好手。 父母自然欢喜，想
方设法招呼好。 儿子不小了，难得带个女孩回家。

父亲抓把谷子往院子撒， 诱捉留着过年的一只大
公鸡。 母亲连忙过来夺刀阻止：“不能杀鸡！ ”

“无鸡不成宴，杀鸡待人才热情哩。 ”父亲不肯松开
拿刀的手。

“女孩头一次来家，不能杀鸡，要杀就杀鸭！ ”母亲
口气很硬。

“为啥？ ”父亲不快地顶撞，“哪儿有鸭？ ”
”村里有风俗，鸭的两掌越踩越实，寓意婚事能成：

鸡的两爪越爬越松，象征婚事不吉……”母亲搬出祖辈
的说法。

“放屁，我不信这个邪。 ”父亲心有不甘。
“误了孩子婚事，你能负责……”母亲低声怒斥，生

怕女孩听见。
话说到这份上，父亲不敢冒险，有点无奈地放鸡

入笼。 但骑自行车到村里寻鸭未果，父亲回家一气之
下又捉鸡宰杀。 他想，进门都是客，怎能冷落了女孩
呢。

女孩嘴上虽没说什么，心里却凉了半截。 几间旧瓦
房，还要照顾弟妹，跟着他哪有好日子过。

那晚，女孩约见大伟嚅嚅地说，我俩性格不合呀……
大伟听出弦外之音。 早跟你说了，家里很穷，父母

供读大学不容易，还要照顾……
“我知道穷，想不到穷成这样。 ”

女孩显得遗憾又无奈，“我们分手
吧。 ”

大伟尽管有心理准备， 但仍难
以接受，“能再考虑吗？ ”

“算了！ ”女孩说着转身，头也不
回离去。

知道婚事告吹， 母亲大骂父亲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父亲
不出声，心想，真迷信，一只鸡有这
么大魔力？ 可自己比鸡更无辜。

半年后，大伟又交了个女朋友。
他照例早早带回家看屋。 女孩叫梅，
比前一个长得漂亮，家在县城。 大伟
父母不敢抱太大希望， 但仍热情礼
貌招呼，希望感动上天奇迹出现。

父亲有了前车之鉴， 这次花高
价从邻村买来一只大鸭子。 饭桌上
女孩有些不开心， 不知是杀鸭招待
不够热情，还是别的什么，勉强扒几
口饭便放下碗筷。

“不多吃点？农家菜呢。 ”大伟小
心劝道。

“怎吃呀，没消毒柜，碗筷脏兮
兮， 又没用公筷……” 女孩不满地
说。

“用开水煮煮。 ”大伟拿起碗筷
去厨房。 父母对视了一眼，觉得女孩
娇生惯养， 家人天天这样不也挺健
康吗？

女孩要上厕所， 大伟带她去茅
厕。左边猪舍，右边粪池，人蹲粪池边上如厕。女孩捂着
鼻子出来边咳边呕吐， 她万万没想到茅厕如此奇臭难
闻，且蚊子叮咬、粪水四溅……

大伟很尴尬，有些不知所措。 女孩呕呕停停，喘着
大气，不停地用纸巾抹嘴吐口水，“我要回去。 ”

大伟无奈，只好提前陪女孩勿忙离开。
后来，女孩只留下一句“爸妈不同意”，便溜之大吉。
父亲猛然醒悟，这哪关鸡鸭的事呀，分明看不起乡

下人，嫌我家穷人脏呀。
舅父知道，骂大伟蠢猪。 为啥那么急回家看屋，不

能等到有感情了再回吗？ ”
“那不是害人家吗？ ”大伟坦诚又固执。
“你不会先入为主，生米煮成熟饭再回来吗？ ”舅父

恨铁不成钢。
“这不更害人吗？ ”大伟还是这句。
“死脑筋，下次先带到我家看屋。 ”舅父无奈，“那儿

有楼有室内厕……”
“这不是欺骗人家吗？ ”大伟怒气冲冲反问。
“那你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舅父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大伟不吱声。 他觉得让人家先看屋，交清底子，愿

意再相处没有错。
不久，大伟又带回一个女孩，叫娟。 家在省城，跟大

伟同一个公司。
父母这回接待很头痛。 家里的鸡发瘟全死了，又不

是鸭的出产季节很难寻买。 大伟说，随意吧，不要那么
费心。 父亲想，前两次又鸡又鸭，最后不也像鸡鸭一样
飞走了？

因此，父亲在村里肉档买了几斤猪腩肉、豆腐，又
到菜园摘了几把青菜，还有豆角、茄子。

谁知吃饭时，小娟大赞农家菜好吃，说腩肉香，豆
腐嫩，青菜绿。

父亲不失时机地对小娟说， 明年肯定拆掉几间旧
瓦屋建幢三层小楼，厕所建在室内。

女孩只是笑笑，没有出声。 回城路上，女孩对大伟
说，千万别拆旧瓦屋，要留住乡村记忆，又说建楼的事
以后再算。

大伟不住地点头，但不明白女孩为啥这样说。 当初
小娟说要确定关系，大伟坚持先看屋再说。

那晚，大伟紧张而焦急地等待小娟表态。 小娟开口
便说，去趟你家，我改变了想法。 大伟先是一惊，接着心
猛地往下一沉……忽然， 他有点后悔不听舅父的话。

“我家真的穷，不骗你。 ”大伟喃喃自语，样子挺悲伤。
“我喜欢你老实。 ”小娟继续说，“你家乡山清水秀，

令我向往。 ”是吗？ 大伟懵了。 那儿穷山恶水，人穷志短，
有什么好向往。 我发奋读书上大学，只想洗脚上田进城
生活。

我跟你相反，打算离开喧嚣的都市，辞职去你家乡
创业。女孩话一出口，大伟心惊胆战。好一会回过神说，
回去耕田，岂不让人笑话，再说你父母也不会同意。

父母工作我来做，我的婚姻我做主。 离省城不外两
三小时高铁车程。

我留意你家后山，有山有水，可以种果种花，搞养
殖……小娟突然停下，“就看你的了。 ”说着转脸望着大
伟，目光闪亮而期待。

你说真的？！ 大伟惊喜，“我赞成。 ”
这样，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双双辞职回乡建设美丽

乡村。
几年后，养殖基地初具规模，成为当地美丽乡村建

设的示范点。 假日城里人纷纷前来摘果赏花钓鱼，农家
乐大排档的鸡鸭鱼现场加工食用， 客人如潮， 生意红
火。

当初大伟带人回来看屋的那几间瓦房仍保留着，
只是旁边多了一幢三层楼房和一辆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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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在一家工程公司上
班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怪人。

那是一个制作标书的不眠之
夜，不过对我来说早已习惯———投
标的前夜往往都要这样通宵达旦。
凌晨时分， 所有文件打印好之后，
我趴在二楼临窗的办公桌上，似睡
非睡， 等待着同事把标书装订回
来，我们再盖章封标。

两天前的一场大雪覆盖了整
个办公园区，窗外的一切都是蓝莹
莹的。同事小田昨天堆的雪人静悄
悄地站在几米外的雪地上。这个小
雪人大概有半人高，两只黑色大纽
扣是它的眼睛， 胡萝卜是它的鼻
子，一只红辣椒则成了它微笑的嘴
巴。 这样一个普通的小雪人的命
运，本应是引来路人友好的注视并
成为姑娘们的合影对象，然后在气
温的回暖中渐渐融化的，可这个小
雪人的命运似乎有些不同：一个巡
逻的保安走了过来，看见了它。

他停住脚步， 长久地注视着
它，久得足以看清组成它的每一片
雪花，然后，他摘掉了自己的帽子，
戴在雪人头上， 又摘下自己的围
巾， 在雪人的脖子上围了三圈，还
温情地在雪人的脸颊上摸了几下。

我忽然觉得他有点可爱。 然
而，就在我准备闭上眼睛继续休息
的时候， 这个保安突然发了狂：他

几下扯掉了雪人的帽子和围巾，抓
起雪人的鼻子和眼睛扔了出去，还
用拳头不断重重地捶打雪人的脑
袋———可怜的雪人在片刻的温情
之后便突遭横祸， 不但没有了五
官，脑袋也被打得变了形。

我一下子被激怒了，立刻推开
窗户喊道：“那是我们的雪人，你干
什么！ ”

保安被吓了一跳，左右看了半
天才抬头看到二楼的我，他立刻满
脸窘色， 想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
说：“是领导……领导让我打扫卫
生……”

“这么大的办公园区还容不下
一个雪人吗？ 我去找你们领导问
问。”我是真的为他的暴戾生了气。

“别，别，小伙子……”他急忙
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烟， 拿出一支，
要给我扔上来。

我还要再说什么，同事已经抱
着厚厚的标书进了门，我没时间再
和这个怪人纠缠，说了句“该干啥
干啥去”，就关上了窗户。

第二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
前台小姑娘说：“昨天上午负责咱
们楼片区的保安大叔过来找你，说
雪人给你堆好了， 怎么，” 她笑起
来，“保安大叔还负责看孩子吗？ ”
我白了她一眼，然后径直走到二楼
窗边：雪人还真的恢复原样了。

后来在园区里见到他，他会冲
我客气地点点头，有一次我下楼抽
烟，看他经过，便递了根烟给他，他
却局促地摆摆手：“上班时我们不
能抽烟。 ”他看上去已经五六十岁
了，肤色黝黑，满脸皱纹如刀刻一
般，但眼神憨厚，看着并不像个粗
暴之人。

半个月后， 又是一个封标之
夜，我又看见了老保安。这次，他走
得很慢，还稍稍有点摇晃，快走到
小路口的时候，他不知被什么绊了
一下，摔倒在地———这一下看来摔
得不轻，他半天都没有爬起来。

虽然很困倦， 我还是下了楼，
刚走到他的身边，就闻到了一股酒
气。 我的火又上来了———巡逻时竟
然还喝酒？ 他抬头看见了我，脸上
竟然已经是涕泪交零。

我架着他的胳膊，把他扶进了
我们的办公楼，让他坐在墙角。

“你怎么了？ ”我问。
他抹了几把眼泪，把头深深埋

在膝盖上， 半晌才嗫嚅道：“儿子，
我的儿子丢了……”

我的心颤了一下，想起了我上
个月刚满周岁的儿子，此刻，他应
该正甜睡在妈妈的怀里。

他的双肩抽动着：“四岁的时
候，他妈妈带他去赶集，买块布的
工夫，他就不见了……”

这时候，我的同事抱着标书走
进了办公楼，我只能拍拍老保安的
背，叮嘱他多坐一会儿。

投完了那个标，我被派到了西
安出差，回来已经是三周之后。 一
天下午，我发现保安已经换成了一
个年轻人。

又过了几天， 一次下楼抽烟，
我遇上了那个小保安，便随口问起
那个老保安。

“你说老陶？”他摇摇头：“真是
个可怜人。 ”

“是啊，儿子丢了，谁受得了。”
“他儿子后来找回来了，你不

知道吗？ ”
“找回来了？ ”我竟然激动起

来，“所以老陶回家去了？ ”
小保安叹了口气：“他儿子四

年前就找回来了。老陶倾家荡产找

了他二十三年， 血样终于比对上
了，老陶村里是放了鞭炮把他儿子
迎回来的，可老陶的伤心事还没结
束，” 他顿了顿， 叹了口气，“他儿
子在家里住了三个月，说之前在福
建做小本生意， 还想回去继续赚
钱，需要一些本钱。 老陶家在贵州
山区，赚不到什么钱，听了儿子的
话，老陶二话不说，去亲戚那里借
了两万块。儿子走时留了电话和地
址， 说赚钱后就把爹妈接过去团
圆，但从此后，他儿子就再也没有
消息了，电话停机，老陶去福建找，
地址也是假的。老陶本来还欠着亲
戚的钱， 这回又多了两万块的债，
更扎心的是，还是他日思夜盼的亲
儿子骗去的。 大家让他报警，他不
肯，就一个人出来打工还债。 老陶
老婆本来就因为丢儿子而精神恍
惚，这下更是一病不起，前一阵，家
里来电话说他老婆病重了，老陶就
回去了，他说，万一他老婆不行了，
他就不出来了， 在家里继续等儿
子，说他相信儿子一定有苦衷。”小
保安看到我把烟蒂扔在地上，过去
用脚狠狠地碾了几下：“他还觉得
他那个混蛋儿子能回来呢！ ”

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小雪人，
想起了老陶眼泪在满脸皱纹中横
七竖八流淌的样子，那是一个父亲
的爱与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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